
论证五台山即清凉山的历程

山西忻州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， 已成定

论，无可辩驳。 但是在五台山佛教历史上，经历了比较

长时段的论证过程，此过程始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

（418）佛陀跋陀罗翻译《华严经》，终于唐德宗贞元十

四年 （798），澄观 (738－839)撰成 《大方广佛华严经

疏》。 在这近 400 年的时段内，关注五台山的高僧大德

都被“卷入”这一正名运动，最终完成了从“清凉山”到

“五台山”的转换，从而也加速了文殊菩萨与五台山清

凉圣地的融合。

一、《六十华严》的记载与“清凉山”之疑

追本溯源，五台山与文殊菩萨和般若三者之间的

关系源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四年（418），这一年，佛陀跋

陀罗翻译《华严经》五十卷（后开作六十卷），历时两年

完成。 该经有一段历代信仰者乃至研究者经常引用

的，同时也是五台山最引以为自豪的佛陀的宣示：“东

北方有菩萨住处，名清凉山。 过去诸菩萨常中住，彼现

有菩萨，名文殊师利，有一万菩萨眷属，常为说法。 ”[1]

毕竟这是“出于金口”的，单是这一说法就为“清凉山”

贴上了立足佛教世界的标签。

但是清凉山在哪里？ 它就是五台山吗？ 黄夏年先

生《清凉与清凉山》一文 [2]，有两点值得注意：第一，他

引用吕澂、方立天、杜继文和中村元诸贤的观点，认为

纂集《华严经》的西域僧人“极有可能把中国内地的山

峦叠障，风景优美，物华丰富，气候凉爽宜人，又以神

仙迭出闻名， 处于西域东北方的五台山移植于经内，

使其成为西域佛教徒的遐想境界和传说中的文殊菩

萨所住的清凉道场。 ”第二，《华严经》可能编纂于古印

度案达罗地区而不是西域，这样，“东北方”的清凉山

很可能就是喜马拉雅山。 因而五台山的自豪毕竟因为

“清凉山”方位不明而多少有些理不直、气不壮，当时

的佛教徒多少有些含糊不清而甚感遗憾，信仰的虔诚

迫切需要永久地建立五台山和《华严经》的预示与被

预示的关系，只有这样，五台山才是名正言顺的。

二、澄观之前的模糊论证

从 《华严经 》出现以来 ，已经有北魏时期的灵辩

（477－522）、隋唐之际的解脱 （563－642）、僧明 （562－

642）以及唐初的明隐（？ －661）等僧人在“清凉山”的活

动记载，但文献记载仅仅是“清凉山”而并未指明“五

台山”。 道宣（596－667）可能是将清凉山明确置换为五

台山的第一人，他在《续高僧传 》中记载一个叫昙韵

（563？ －642）的和尚在公元 581 年左右“闻五台山者，

即《华严经》清凉山也。 世传文殊师利常所住处，古来

诸僧多入祈请，有感见者具蒙示教。 ”[3]但他在圆寂前

四年对此却犹豫不决，《道宣律师感通录》记载：“去岁

（663）长年师子国僧，九十九夏，三果人也，闻斯胜迹

跣行至此，寻清凉山，国家供送，今夏在彼，所愿应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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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问，自昔相传，文殊在清凉山，领五百仙人说法，经

中明文，是久住娑婆世界菩萨，娑婆则大千总号，如何

偏在此方？ 答云：文殊诸佛之元师也，随缘利现，应变

不同。大士之功，非人境界，不劳评薄。圣智多在清凉，

五台县清凉府仙花山，往往有人到，不得不信。 ”[4]文中

记载公元 663 年斯里兰卡僧人来此寻“清凉山”，道宣

反问他们为什么清凉山 “偏在此方”？ 斯里兰卡僧人

虽然明确提到了“五台县”，但他依然底气不足。

17 年后，唐高宗永隆元年（680）慧祥在其所著的

《古清凉传》中引用了《六十华严》中关于“清凉山”和

文殊菩萨相互关系的记载后说：“余每览此土名山，虽

嵩岱作镇，蓬瀛仙窟，皆编俗典，事止域中，未有出于

金口、传之宝藏，宅万圣而敷化，自五印而蜚声，方将

此跡，美曜灵山，利周贤劫，岂常篇之所纪，同年而语

哉。 今山上有清凉寺，下有五台县清凉府，此实当可为

龟鉴矣，一名五台山。 其中，五山高耸，顶上并不生林

木，事同积土，故谓之台也。 ”[5]慧祥于此明确提出两点

论证：第一，中土名山，皆载编于俗典，唯有清凉山（五

台山）出于金口、传之宝藏。 这当然是指《华严经》的记

载。 第二，他将五台山及其附近的“清凉寺”、“清凉府”

进行对比。其结论就是：“清凉山”就是“五台山”。十多

年后的法藏（643－712）极为肯定，他说：“清凉山则是

代州五台山是也，于中现有古清凉寺，以冬夏积雪故

以为名，此山及文殊灵应等有传记三卷，具如彼说。 ”[6]

由此可见，从 5 世纪初到 7 世纪末，一直存在有将“清

凉山”指认为“五台山”的论证。 这一论证逐渐由模糊

而变得清晰。

直到 8 世纪初，唐中宗景龙四年（710），菩提流支

翻译的《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》另载有佛陀

的预言：“我灭度后，于此赡部州东北方，有国名大振

那，其国中有山，号曰‘五顶’， 文殊童子游行居住，为

诸众生于中说法。 ”[7]这段经文常被用来论证文殊菩萨

与五台山的渊源关系，认为“大振那”就是中国，而“五

顶”就是五台山，如党燕妮说：“这大约是佛教将五台

山与文殊师利居住地联系的最早经典”[8]。 而杨曾文认

为“恐怕此经是在接受五台山是文殊居住说法之后编

著的。 ” [9]如此，菩提流支翻译的经典则可能在“清晰”

的背后隐含着一种“清凉山就是五台山”的预设，其实

还是模糊的。 这一模糊在 9 年后的李通玄也是如此，

他在开始于公元 719 年， 历时 8 年而成的 《新华严经

论》中明载：“明东北方者，取此阎浮一境，东北方此清

凉山是也，经推在震旦国，亦曰支提那国，此云思惟，

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度故，以立其名，即是汉国

也。 ”[10] 并热情颇高地分析了文殊菩萨在东北方清凉

山的原因，但在《新华严经论》中，竟未言及“五台山”

一词，不能不说是个疑惑。

三、澄观的正名论证

尽管在 8 世纪中后期有法照于五台山遥见文殊、

无著在五台山幸遇文殊的记载，但上述疑惑一直持续

到 8 世纪末，唐德宗贞元十四年（798）五月，60 岁的澄

观国师(738－839)奉敕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，澄观看

到《华严经》中的“东北方”，不由一怔：“然但云东北方

者，其言犹漫。 ”[11]他说《华严经》中的东北方“其言犹

漫”，说明他确实是疑惑的。 于是，他继承并彻底终结

了五台山历史上长达 380 年左右的正名运动。 他有一

段历代五台山僧人乃至研究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注疏：

“清凉山，即代州雁门郡五台山也，于中现有清凉寺。

以岁积坚冰，夏仍飞雪，曾无炎暑，故曰清凉。 ”[12]可是

在澄观看来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，他还要建立五台山

与文殊菩萨的体用关系，来为五台山正名。 他接着理

直气壮的说，五台山“五峰耸出，顶无林木，有如垒土

之台，故曰五台，表我大圣五智已圆，五眼已净，总五

部之真秘，洞五阴之真源，故首戴五佛之冠，顶分五方

之髻，运五乘之要，清五浊之灾矣。 ”[13]五个台顶之形，

不仅仅恰好是文殊菩萨戴的五佛之冠 （冠中有东方阿

閦如来，南方宝生如来，西方阿弥陀如来，北方不空成

就如来，中方毗卢遮那如来等五方佛），还代表佛的圆

满智慧、佛的所有说教，这样五座台顶几乎容纳了佛

的一切。 这里的“表”，含有表征的意义，不过这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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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能表”是五台山，而“所表”是文殊菩萨，把五台山之

山形比附为文殊德智，让文殊的德智附着在五台山的

五座台顶上， 不愧是五台山历史上最伟大的理论转

换。这样，五台山具有了神圣性而更加受人膜拜，而文

殊菩萨也终于拥有了自己在中国的家———五台山。五

台山与文殊菩萨合一，对文殊菩萨的崇拜也转变为五

台山信仰，进而，五台山也被当作般若山，以致很多信

仰者将朝拜五台作为体证般若的方便之门。“于是，朝

礼台山，以消除宿业，修福植慧，就成为当时（按：南北

朝末）中国佛徒的一条‘觉路之津’” [14]。 其中具有代

表性的标志是对《五台山图》的崇敬，如《旧唐书》卷十

七《敬宗本纪》载：（长庆四年）(824 )九月甲子，吐蕃遣

使求《五台山图》。 [15]

在以后的藏传佛教的典籍中，这种澄观的论证被

继承下来。 如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杰的《圣地清凉山

志》 [16]还根据《广清凉传》等文献说五台山“中山似雄

狮呈威，显大日如来地之菩提塔状；东山似矜持大象，

呈不动金刚地之吉祥塔状；南山似骏马倒卧, 呈宝生

佛地之神变塔状；西山似孔雀起舞，呈无量光佛之涅

槃塔状； 北山似共命鸟交颈 , 呈释迦佛地之天降塔

状” [17]。 可见，藏传佛教也接受了澄观的论述，认为五

台山的五座台顶分别是大日如来地、 不动金刚地、宝

生佛地、无量光佛地、释迦佛地。 不同的是，澄观所说

的北台之冠不空成就如来，到了三世章嘉这里演化为

释迦佛地。

综上，尽管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已经成为

定论，但我们不能忽视历史上一批又一批的僧人的艰

难论证。 不少人的论证尽管模糊，但他们为澄观的精

彩论证提供了基础，澄观的论证和精神又引发后人的

思考，最终般若、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相互融合、不可分

割，才有了今天“文殊信仰以五台山为基地广为流传”

的说法，也才有了将五台山称为“智慧山”的说法。 诚

如肖黎民所言：我们今天研究五台山文化，核心是文

殊智慧。

（作者单位：忻州师范学院五台山文化研究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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